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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垃圾战

如同埃及人和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也曾有清洁的习惯，

并把这一习惯带到了高卢。但是，随着法兰克人的入侵，这

一习惯逐渐消失了。住在乡下的野蛮征服者担心城市清洁

所带来的噩运。在墨洛 的时代，最大的蔑视和侮辱温王朝

莫过于向敌人的脸上投 年掷“城市街边的臭泥”。就像在

希尔佩里克一世被暗杀后，贡特朗和费雷德贡德向被派驻

到布律内奥的特使们所做过的一样。与他们同时期的人，以

及后来查理曼时期的人们都是行走在城市排泄物之中的。

“扔到街上”“、扔到河里”已是通常的做法。垃圾粪便肆无忌

惮地在街上流淌，而城里人不得不与自己的废弃物争挤空

注 法兰克王国王朝，五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叶。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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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伴为邻，而且忍受这些垃圾所散发出的恶臭。

“小心水！“”下边的人注意啦！”中世纪时期的城市居民

在毫不客气地向门外窗外扔垃圾粪便时常常这样叫喊。这

种“体贴”的喊叫避免不了众多的行人被投出的垃圾秽物溅

到身上。路易十一在一次夜间散步的时候，就曾被一名大学

生在向屋外倒便盆时泼洒了一身污秽。不过，路易十一并没

有记恨这位大学生，相反，为鼓励他在学业上所做出的可喜

努力，赏赐给了他一笔奖金。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这种陋习

却一直长期延续。左拉在小说《土地》中这样描述“：废弃物

通过敞开着的窗子被慷慨大方地扔了出来，一大堆的垃圾

粪土⋯⋯女主人的长裙丢在那里，从上到下沾满了污垢；是

哪个猪狗不如的东西干的？”直到 年，在法国南方的一

些城市，如马赛、索米尔，家庭主妇们为了省力，仍把垃圾和

马桶倒在窗外，而不是每天早上清倒在河边。几个世纪以

来，西方的大部分城市一直是肮脏不堪的。但是政府当局并

没有下力量为改善条件而颁布各种规定。巴黎就是一个很

明显的例子。

法国国王统治下的肮脏城市

中世纪城市的街道没有铺路石。它们狭窄，坑洼不平，

空气难以流通，而且见不到阳光。满地都是由人便、腐水、垃

圾、马粪、猪屎、鸡鸭鹅粪以及尘土组合成的烂泥浆。大多数

街区既没有公共厕所，也没有大便槽，行人随意到处方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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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排水系统的问题，污水滞留。遇到雨天就会形成马路断

行，平时最繁华的街道变成了污水坑。

当然，下雨天从排水管导出的雨水冲刷了街道，在马路

中间，一条水沟将雨水、生活废水和道路两旁居民扔出的垃

圾一起导入下水道。不过，下水道经常堵塞。因此，街道就变

成了满是腐臭垃圾的臭水坑。在巴黎，下水道都通往塞纳

河。而塞纳河却又同时为居民汲取宝贵饮用水的水管和蓄

水桶提供水源。

几个世纪以来，居民饱受流行性传染病的蹂躏，可怕的

黑死病是最大的杀手 至。它造成了 年期间欧洲几

百万人的死亡。百日咳的袭击同样厉害： 年，女王的首

席御 年，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被传染病夺医死于此病。

去了生命。为解决当时的医院不足问题，在市郊的蒙马特高

地和圣马尔索建起了接待病人的帐篷。经过诊断，医学院披

露出是下水道（排水系统）及垃圾存放和处理状况不当所造

成的原因。

虽然医生察觉到传染病的蔓延和传播与生活垃圾有一

定的关系，但是，他们从没有预料到这是直接引起病痛的根

源。垃圾发出的臭气是罪魁祸首。亨利四世的医生约瑟夫

迪歇纳认为海风夹带着腐烂气体侵袭图卢兹是鼠疫蔓延的

原因。 年，在亚眠爆发的黑死病的起因之一就是垃圾所

产生的恶臭气体所致。当时城市权力机构下令清除“产生和

传播有害气体的烂泥和垃圾”。那时一些人，像路易十四的

御医一样，担忧水质有问题，因此，路易十四在 年颁布

命令“，不许再饮用河水”。但是，很少有人遵守这一理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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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而是以错误的行为所代替。

然而，当时的舆论认为垃圾具有吉祥的效能，而星宿的

影响却是导致 德 库塞尔医生宣传染病的元凶。弗朗索瓦

称“：火星、土星和木星的连成一线使最可怕的瘟疫传播。”

法布里的另一位叫克洛德 医生认为：“也必须考虑到天空

中尾巴向东的炽热的彗星的作用。”

启蒙运动时代初期，巴黎的垃圾在不断地向无人地带

蔓延，侵袭腐蚀着巴黎。若是“鼻孔朝天”地在大街上行走，

就会有步入烂泥潭或跌进车辙的危险。

随着房屋装饰的更新，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摊店都纷纷

装饰上玻璃橱窗，这样店主们既可以更好地展示他们要出

售的商品，又逃避了打扫门前卫生的工作。那些起着冲刷道

路主要作用的排水管改成了 年，沿墙而下的出水管道。

卢梭在离开法国首都时讲了一句告别语：“永别了，泥泞的

城市！”的确，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巴黎被称为烂泥城市。

浸透城市的恶臭在不断加大，直到法国大革命的前夕，

作家皮埃尔 肖韦曾悲痛地写道“：在主要街区，腐臭的垃圾

使鲜花凋谢，使美女面色苍白无光。”令人作呕的臭气也是

使牛奶、红酒和饮料变质腐坏的罪魁祸首。人们把腐烂物扔

到远处被称作“垃圾场”的垃圾堆点。这些散发瘟疫病菌的

垃圾点布满整个郊区；臭气随风侵袭首都。“到处都是死尸

的气味，”著名的编年史作家路易 塞巴斯蒂安 梅西耶写

道“，在教堂，信徒们深受其害；在家中，居民们无休止地被

恶臭气味所缠绕。”



第 6 页

朝代更迭，垃圾仍存

奥古斯特是法国历史上第菲利普 一位在巴黎抑制“垃

圾浪潮蔓延”的国王。皇家编年史作家里科尔讲，在 年

特赦年的一天，靠在王宫窗边的国王被烂泥散发出的肮脏

气味缠绕得很不舒服，于是他颁布命令给巴黎的资本家和

市民，要求把城市的大街小巷都铺成砖道。但是，居民对此

丝毫没有热情。有两条主要干道在夏特利形成了一个十字

街。被称作“国王砖道”的大街就是在这个时期铺成的。但

是，由于志愿者跟不上，到了四百多年以后，巴黎的一半街

道仍然还是土路。资本家们负责修建并维护砖道。被称作“巴

黎路政官”的行政官员及其副手监督修路工作顺利进行。从

此，清扫首都便成了重要工作。最初这是警察的一项任务。

强制清除道路上的烂泥和垃圾，住在道路两旁的居民

把清除物集中堆到他们的院子中，然后由其他人用往返城

市与近郊之间的牛车或驴车把清除物运走。然而，这一清整

卫生的良好习惯在惰性的逐渐蔓延中一点一点地消失了。

在圣路易时期，让 萨拉赞被任命为巴黎路政官。他颁布命

令：今后只要发出“动员令”，就必须要清扫街道。这一做法

在法国的一些村庄里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年，当黑死病侵袭巴黎，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时

候，人们便遵照希腊医生道克萨拉斯的建议，清除城市中所

有的垃圾，同时用酒泼洒路面。道克萨拉斯医生后来在这一

灾难中拯救了雅典。当时巴黎的路政官再次发布命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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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清扫房前的街道，并将污泥和垃圾运送到指定的场所：

“所有车辆、背筐人及搬运工人都必须做好准备，将瓦砾运

送到指定地区。任何违反者将被处以皇家十倍的罚金。”几

乎没有人遵从这一条例。

很多巴黎人把他们清除出的垃圾倾倒进了塞纳河。因

此，路政官颁布了一条法令：凡向塞纳河及其支流倾倒污泥

或垃圾者，将被处以六十倍以下的罚金。违法者受到越来越

严厉的处罚：关进监狱，限 年开始“处以食限水，甚至从

绞刑和示众柱刑”。这些丝毫没有吓住那些违法者，他们还

在无耻地犯罪。

妥协派势力代表路易十二不再坚持原有做法，于

年决定，从此以后皇家将承担首都垃圾的清除和排泄工作。

创建清除污泥的工作是文艺复兴初期的标志。这项工作几

年后由一项产品特殊税来提供资金支持。从此，由金钱形式

的债务支付取代了徭役形式的实物支付。后来，在这一税种

中又增加了安装道路照明灯的工程，目的是要在首都“清除

那些利用黑夜进行犯罪活动的不受欢迎的人”，起名为“污

泥和路灯税”。每个街区的警察会同有钱人共同组织清除垃

圾的战役，他们分派税款，选举征税代表。这一新的税种遭

到 年的法令就此失去作用。普遍反对，因而，

许多年以后，弗朗索瓦一世提出了使巴黎卫生清洁的

新举措。他沿用了先前的法令，要求使用箩筐装载垃圾，而

不允许把垃圾乱堆在公共道路上。 年，在巴黎爆发了鼠

疫，造成两万五千名无辜者死亡。在此之后又颁布了一条法

令，要求市民在运送垃圾的双轮车到来之前必须要清扫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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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生，并将脏土垃圾装进筐里。从此以后，每当倾倒垃圾

时都以摇铃的方式来提醒居民垃圾车的到来。这种习惯一

年，才改为由汽车收运垃圾。直延续到

在这一时期，专为支付收集和运送垃圾的费用创建了

一个新的税种。但是，实施起来却显得软弱无力。叙利委托

了一名认同征税及清运垃圾的私营企业家 绰号“年轻

力壮”的雷蒙 韦德尔来办理此事。但是，当他试图征收税款

时却引起了骚乱闹事，最后不得不放弃。接替他的其他公司

也没有成功。清运垃圾私有化的办法失败了。叙利最后还是

决定自己承担起征收这一税种的工作。

太阳王 和他的先辈们一样，看到街道脏乱并散发着恶

年的法令细致地规定了臭，也决心采取治理措施。 清运

垃圾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迈特尔 菲菲先生每天早晨摇铃通

知居民清扫门前的卫生，并运走垃圾。那时规定夏天早上七

点，冬天早上八点进行清运。错过了时间，迈特尔 菲菲先生

可以用罚款的方式惩罚那些无视法规的人。警察总监尼古

拉是执行这一法规的总负责人。但是，尽管他非常勤奋地努
，

力工作，可垃圾仍旧在“光明 年，新上任之城 中堆积。

的警察局长达让松批评道：“圣代尼斯社区的居民不论白天

黑夜，仍然隔着门和窗户向外倾倒所有的脏水、垃圾和粪

便。”

改变环境成为这一时期人们常关心的事情。为使城市

清洁卫生，大力提倡清除垃圾，就要使用大量的水冲刷街

①指路易十四。 编者按

②指巴黎。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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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然而，这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当时巴黎仅有六十处泉

水井，由奥弗涅 人提取泉水并运送给市民供生活之用以换

取报酬。然而这些泉水经常干枯，于是塞纳河便成了饮用水

的慷慨提供地。

苦役犯和老年人承担清扫街道的工作

在十八世纪的后三十年中，面对健康和死亡新的认识

和感觉，应运而生的流动保健医生开始深入人心。从此以

后，身体的健康与清洁以及周围空间环境的清扫和通风状

况，都成为了良好家庭的标准。人们对垃圾的轻视及耻辱感

逐渐转换成了对流动保健医生行为品德的赞扬。

大革命前夕，打扫巴黎街道和清除六十万居民所产生

的垃圾（尚不把牲畜计算在内）已成为当时争执的话题。拉

贝 贝尔托隆教士建议让乞丐做这些事情。肖韦则主张动员

穷人和老弱病残者干这项工作。这样他们可以自食其力或

至少可以抵消所产生的费用。拉瓦锡却提议给穷人清扫工

配备驴拉车或老马双轮车，让他们白天不停地巡查，清扫街

道并把所有的垃圾运送到垃圾场。社会革命者希望在清除

垃圾的同时解决流浪游民的问题。“哦，如果清洁工的铲子

能够同时把那些危害社会的肮脏灵魂也装进垃圾车，把他

们驱赶到城外，那该是个多么令人高兴的发现，同时对警察

来讲又是个多么可贵的壮举呀！”

注①法国中部旧省名。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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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提案被欧洲其他城市作为试点加以采纳。在伯尔

尼，囚犯清扫街道，“他们每天早晨在大街上推着庞大的四

轮车，他们被铁链拴在车辕杆上。女惯犯们被较长较轻的链

子拴在同一辆车 半女犯人打扫街道，另一半把垃上

圾装到车上”。在布拉格，是上年纪的老人清扫垃圾。市政府

为那些没有经济能力的人提供两轮推车。

在巴黎，清运垃圾的工作最后还是委托给了那些使用

双轮马车的企业，大车是由赶车人经营的。街区的垃圾实行

摊派，为清运烂泥雇用了一百二十辆大车及属于附近郊区

农民的车辆。这些农民把他们视为珍贵肥料的污泥运走。大

车要完成每天五趟的运送是很不容易的，原因是为了扩大

城市而把垃圾场的位置设置得比较远。因此，赶车人每天下

午三四点钟才能完成当天的运送工作。对于繁华街道，每天

都要清扫，而其他地方则每间隔两天打扫一次。

集中成堆的垃圾由清洁工运走：这些清洁工使用桦树

扫帚和木锨装大车，免不了会将脏物溅到行人的身上，“黑

泥汤子流得到处都是，裂口的马车把装载的东西洒落了一

路。铁锨、扫帚、赶车人、车厢、马，一切都是同一种颜色，而

且据说那些清洁工人想把所有经过的人都涂上同一种颜

色。⋯⋯只要你敢沿着车轮走，头上肯定会挨上一锨垃圾”。

那些人在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城市人面前显得苍白

无力。皇家城市卫生政令形成了一个美好的愿望。 罗纳

年指出：“三个世纪斯在 以来颁布过很多的法令、禁令

和公告，但是这些法律没有很好地执行过。”对于 梅西

耶来说，他为巴黎人的个人主义感到遗憾，认为他们还没有



第 11 页

到达被垃圾掩埋而必须行动起来的地步：“吝啬的资本家拒

绝付钱，因为根据经验，他们害怕那点不多的税钱会不断增

长。毫无疑问，人们在等待着固执的有钱人听到这些事并叫

骂起来。那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服从于清洁环

境管理部门。”

抵制变革

变革初期，在全法国境内颁布的第一条法令是组织清

扫街道和广场。但是支付此项工作的开支是与征收其他税

混在一起的。清扫马路的工作总是落到沿街居民的头上。

年，警察局颁布了一条法令，要求巴黎的所有市民和有

产者每天打扫他们各自住房门前的公共卫生。对于有两条

街沟的大街，要求从墙根到马路中间，而其他街道则以街沟

中间为界限。尽管政府下令派人划分了街区，示意人们应该

打扫卫生了，但是居民们还是不停地逃避应尽的责任。于

是，企业有偿清扫业务便随之发展了起来：资本家采用支付

年费的方式把这一苦差事交给他们做。

这个组织只是清扫城市垃圾是不够的。皮埃尔 肖韦气

愤地说：“我为在国会所在的首都的街面上无法行走而感到

丢脸。到处都是垃圾场。成堆的垃圾、瓦砾，破瓶子碎杯子丢

在路上就好像专为使人和马受伤而设下的陷阱。而且时而

见到动物的尸体，也会见到令我非常害怕的患上狂犬病的

疯狗，山羊和猪，它们与人一起在高低不平的便道上行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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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覆盖着油污烂泥，走快了就会摔跤，走长了也会摔倒。”

因此，对我们的前辈们来说，在城里逛街或购物既肮脏

又冒险。这就是清洁工职业蓬勃发展的原因：包括室内清洁

工和室外清洁工。至于塞纳河两岸，那里呈现出一幅不堪入

目的景象：河里堆满了各种垃圾（蔬菜、头发、动物的尸体

等），令人感到厌恶；沾满这些有机碎物的河底污泥堆积在

河的两岸，这条河成了天然发酵场，“产生出相当大的可燃

气泡”。

巴黎的警察从　 年开始就不再对公共卫生领域负有

管理责任。他们没有能力让人们遵守相关规定。执行清扫街

道和清运垃圾法令的责任从警察局转移到了塞纳河管理

处。在这个时期出现了道路清扫车，由养路工来操作，还有

洒水车。在巴黎，本来就匮乏的、令人担忧的水资源越来越

少，特别是在开凿了乌勒克运河并使用了帕西自喷井水以

后。在塞纳河管理处行政长官朗比托伯爵的领导下，建立了

许多泉水井：在十九世纪中叶时已有大约两千眼井投入了

使用。

在十九世纪中叶，打扫像首都这样的大城市非常复杂；

居住在河边的居民都是亲自来完成这项工作的。而私营企

业及公共事业公司则承担市政府的任务，负责清扫大街、社

区、广场、公路，而且是定期做清扫。尽管有工作分工，但大

街上仍然是垃圾成堆。马路上到处丢的都是垃圾。

乡下的小镇与首都不相上下。最早的《若阿纳导游》

《蓝色导游 在》 年这样对比地的前身 说道：

注 著名旅游书系。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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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勒诺布尔居住着三万人，满街到处是垃圾，场面令人

作呕，而它的周围却是自然迷人的景色。”罗马、伦敦和马德

里也不干净。唯独荷兰的城市除外。因为荷兰有许多运河，

而且居民比较爱清洁。在纽约与在巴黎一样，居民必须自己

打扫房子门前的人行道。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招募马车夫把

垃圾运走，但这些马车夫只是拣走可再次使用的或是能够

卖掉的东西，道路仍然是肮脏不堪。

城市的不洁气味使人们的焦虑越来越强烈。巴黎市民

向卫生委员会提出控告，要求清除烂泥垃圾并运到城外。

年的夏天，气味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公众舆论披露

并撼动着城市街道及周边的垃圾和粪便。首都“被一条恶臭

发源地带包围着，风把在那里产生的非常令人担忧的病菌

带到城市里来”。另外，还有众所周知的早已成为现实的各

种工业气味。在同一时期，纽约的一些妇女联合会在举行限

制垃圾的斗争。

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巴黎要求所有有产者缴纳城市

税，以强制改变卫生状 年况。这一请求于 月被批准通

过，并建立了一个特殊税种。随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市

民都接 月年受了这一做法。 日通过了法律批准，创立

了一个相同的税种。从此，个人不再承担清扫道路的事情。

这些工作由政府部门交给养路工人去做。

巴斯德的发现是卫生史上的一大进步：它从根本上改

变了市民对城市清洁的观念，同时也为国家在这一领域做

出了极大的贡献。直到这时，欧洲和美国的医生们才确定原

来被认为与疾病没有关系的异味却是传染病流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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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阿代尔教授宣称：“任何发臭的东西都不会致人于死

地，而任何致人于死地的东西都不发臭。”毫无疑问，从今以

后垃圾就是罪魁祸首，它有助于细菌和老鼠等传染病媒介

的大量快速繁殖。当垃圾被清除出城市以后，这些西方国家

的城市空气有所改善。

巴黎行政长官要求使用垃圾箱

长期以来，工业和财政都看好家庭垃圾所带来的财富。

他们向市政府提出了一些回收建议，目的是为得到家庭废

物回收的垄断权。但是投机商遇到了拾荒者的利益问题。他

们依靠在大街上拾取人们丢弃的可回收的废物来维持生

计。因此，他们提议组织这些拾荒者清扫街道，同时分拣废

物。 年，这一提案被否决，而且那些倡导者后来也没有

再提此案。几年之后，巴黎利用其地位在卫生特别防御案的

提议中通过了这一提案。

从此，垃圾必须放入公共道路上的可移动的垃圾箱内。

这样，在清洁工人把垃圾运走之前，垃圾就不会堆得到处都

是。 年 月，国家安全部颁发禁令，禁止将未打包的家庭

垃圾堆在走廊。每一位房屋承租人必须配备投放垃圾的容

器。这种做法并不新颖，早在 年，卡昂的行政官就已经

给当地居民发放盛家庭废物的小筐。一百年后，里昂也为方

便城市清洁工的工作，实行了用金属桶收集垃圾的办法。

要做到用箱子装垃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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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富人遵守这一新的规定。在席卷首都的巴黎公社动荡

时期，这一规定很快就被废除了。直到十三年以后才又出现

了这一做法。在这个时期，流动卫生人员通过报纸成功地宣

年，朱尔传了巴斯德的思想，并将其引入公立学校； 费

里把基础教育课改成了卫生课。讲究卫生变成了一种必须，

就如同对家庭的虔诚和对工作的热爱。美洲经历了同样的

运动；在那里，卫生被视为今后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一种

途径。在中产阶层代表的眼里，净化心灵和精神的办法就是

用肥皂和水清洗便道。

年 月 日，颁布了由欧仁 普拜勒签发的著名禁

令，要求所有不动产拥有者提供专门的容器放在街区里以

便投放他们的垃圾。而且必须提前半个小时把垃圾箱摆放

在马车经过的公共道路上。这一切都是由行政长官确定的，

包括垃圾箱的尺寸及容量（四十至一百二十升）。在大街上

张贴广告，标明这些容器的一般价格，有铁制的和木制包铁

皮的。必须准备三个垃圾箱，分别用来盛易腐烂物，报纸和

破布烂衫，及碎玻璃、碎陶片或贝壳等。

这一禁令引起了大多数有产者的普遍不满，认为给他

们增加了新的负担，看门人不得不起得更早才能完成增加

的工作量；尤其是那些拾荒者，他们被迫干活儿挣钱。

年，当市政委员会颁布了一份有利于把粪便直接排入污水

管的决议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当时这一决定触动了掏

粪工和有产者的利益，他们通过乡下过激的反对组织进行

抗议活动。他们的理由是，把粪便直接排入污水管是一种可

怕的浪费行为，不仅过分地增加了水的消耗，而且造成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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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宝贵肥料的流失。掏粪工人继续每天晚上把粪便运往

隼丘，直到十年以后才不得不实行粪便直接排入管道的做

法。

只有少部分人遵守有关垃圾的新规定，若干年之后，很

多被损坏的垃圾箱没有更换，成堆的垃圾在道路两旁到处

可见。必须给垃圾箱加上盖子的规定直到五十年后才得以

真正地执行；至于在扔掉废物之前要对废物进行分类的规

定，人们从来就没有重视过。尽管如此，巴黎行政长官普拜

勒还是成功地实施了他所做出的决定的主要内容。在卫生

工作人员的强硬管理下，很快垃圾被降服并纳入封闭式管

理。那些有产者们把垃圾箱的运进运出工作交给看门人去

做，而这些看门人却把这项工作转给那一小部分拾荒者做。

乡镇城市也逐渐模仿首都的做法。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家用垃圾箱才得到普遍使用。从此，由市政当局组织

的垃圾运送活动便在城市中有规律地实行起来。

到二十世纪初，巴黎的卫生清洁工作是在合同的保证

下每天由企业来完成的。一种铃声告知人们清运垃圾的马

车到了。跟随马车的是一支由一名市政工人、一名养路工

人、一名女清洁工和一名拾荒者组成的清洁队。拾荒者站在

车上干活儿，摆放并踩实垃圾。作为回报，他可以留下他想

要的东西。

收完垃圾后，用篷布把马车遮盖好，然后向巴黎旧城外

驶去。显然是去垃圾处理场。在这奔跑的运输过程中，一些

垃圾从颠簸的马车上掉了下来。在乡下，用驴车和牛车运送

一般能保证垃圾不从车上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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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的一些城市，像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它们使用驳

船运送垃圾。至于那些家住海边的人们，他们有时把生活垃

圾扔进远离岸边的大海中或沉入公海，以防海浪或海潮把

它们再冲回来。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垃圾还是被海浪推上

了沙滩。不少沿海城市，像君士坦丁堡、马赛、纽约、威尼斯

等，很久以来都是利用这一方法倾倒它们的垃圾。有一些海

域，如波罗的海，现在仍被垃圾严重污染着。

密封收集：水动和气动治理法

垃圾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因为废物利用对家庭经济并

没有多大影响。经常翻新重复使用的是那些价钱便宜但质

量又很好的日常用具，直到用坏为止”。这些东西的清除工

作变成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而且，卫生工作人员的要求

越来越高；他们比巴斯德还“巴斯德”，沉迷于对彻底消毒的

研究。他们所做的演讲令人心惊胆战。因此，出现了许多“现

代”技术，其目的是为了尽量少与垃圾接触，避免看到、嗅到

和接触到垃圾。

为防止垃圾和脏土在运输途中到处洒漏，像布拉格、威

尼斯和杜赛尔多夫这样一些大城市，在二十世纪初采用了

可更换式垃圾箱密封收集的办法。装满废物的箱子被放到

拖车上，然后换回清洁的空箱子。但是，居民不认可这种制

度。在他们看来，这同样不能给予他们可靠的卫生保证。他

们怀疑箱子的贮藏地存有废弃物和不知名的细菌。另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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